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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交通员、共产党员赵广发

的老家在长丰县陶楼镇新丰村小松

棵，站在村边的高岗上，便可以看到

村西边水面开阔、一望无垠的龙门

寺水库，蓝天碧水、草木丰盛、烟波

浩渺，让人心旷神怡。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赵广发就战

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现在，新丰村的小松棵早已

经没有人居住了，整个小村庄里

杂草树木丛生，原有的小路也被

荒草遮没，残存下来的一些老红

砖瓦房也因为年久失修，大都成

了断壁残垣。赵广发在世时候所

居住的老屋早已经倒塌，门前的

那两棵枣树和梨树也早已经被砍

伐了。只剩下满地的荒草、破碎

的砖头瓦片，依稀述说着当年的

艰苦生活和烽火岁月。

炊烟散去，物是人非，英雄的

经历需要铭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将这一段红色的历史重新捧给世

人，让生长在新中国的后代子孙们

都能知晓和铭记那段浴血的光辉

历史。

通过查找《合肥通史》《中国共

产党长丰县地方史》《中国共产党

安徽省长丰县组织史》《长丰烽火》

《陶楼镇新丰村村志》等党史资料，

走访当地的退休老村干部、当年的

小学教员以及赵广发和他的“十大

弟兄”子女后代们，渐渐的老地下

交通员、共产党员赵广发的形象愈

发清晰。赵广发（1914 年～1997

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作

为党的地下交通员和情报站联络

人，一直战斗在长丰这块土地上。

他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

后先后担任王圩村农会会长（1950

年-1953年）、王圩村养猪场场长

（1953年-1956年）、后郢粮库养牛

场场长（1956年-1959年）、四树村

东何大郢三星照月养殖场场长

（1960年）、浮肿院院长等职务。他

用自己的生命为党的革命事业、长

丰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奉献一生，

践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庄重诺

言。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曾经被岁月湮

没、但永远被人民铭记于心的地下

交通员、共产党员赵广发。

第一章 艰苦岁月里的觉醒

赵广发出生在安徽寿县小甸

集的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期，因

为寿西南地区连年遭遇自然灾害，

加上旧军阀、国民党的盘剥和地方

盗匪横行，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

逃生，举家迁到杨家庙的四树瓦庙

生产队，租住、租种当地陶姓大户

家的田地和房屋，每年半数以上的

收成都要作为地租缴纳，剩下的聊

以维持全家生计。

当时的寿东南地区（今长丰县

境的吴山、杨庙、陶楼、下塘、庄墓、

水湖以及淮南的杨公等地区。1965
年建县的长丰县，取“长治久安，人

寿年丰”之意，地处安徽省中部，居

合肥、淮南、蚌埠三市之间，区域包

括寿县、肥东、肥西、定远四县的部

分区域，地处江淮之间，交通四通八

达，民风淳朴包容。）地主实力雄厚，

土匪猖獗，不少地主都购有大量的

枪支弹药，雇佣打手，编练圩勇，与

官匪勾结一起，欺压群众，鱼肉人

民。地方官僚和地主对群众实行服

劳役、打长工、当兵差、修公路、挖战

壕等强制性人身侵占。加上国民党

反动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加紧

对人民的剥夺，苛捐杂税多达三四

十种，群众负担沉重，人民水深火

热、苦不堪言。

因为当佃农租地种粮维持生

计都很困难，年轻时候的赵广发

就学会了木匠手艺，平时春种秋

收过后，就打一些耙齿、犁弓等生

产农具配件，到附近的集镇上去

卖，用以补贴家用。有时候还顺

便到购买的群众家里帮忙安装维

修。时间久了，和附近集镇、村庄

的群众就都熟悉了起来，结识了

很多朋友。因是外来的租田户，

容易被地方势力欺凌，他在社会交

往中先后通过结拜兄弟、认干亲等

方式与中共寿六合县委三区大队

长俞怀宝、孙桥头党支部书记马家

芝，以及进步人士张宗余、何传习、

王传海、王再勤、颜家陆、张三书、

陶仁香等结拜成“十大弟兄”。俞

怀宝、马家芝等中共党员、游击队

领导的影响和带动为赵广发加入

党组织和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很

大的促进作用。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
中央政治局于 1月 15日至 17日在
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

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

军的领导地位。随后，四渡赤水，粉

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

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

决定意义的胜利。1935年 6月，皖
西独立游击师成立以后，在舒城、合

肥西乡、庐江、巢县等地打了几场漂

亮仗，对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

主恶霸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当地

很多群众积极拥护支持游击师，一

时间，陶楼、杨家庙、吴山庙等地很

多村庄出现了“赤化户”，有的地方

甚至乡和村全部赤化，合肥地区的

斗争形势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

展。那一年秋天，皖西北地区发生

严重的水旱灾害，让老百姓苦不堪

言。各地游击武装和党组织在中共

皖西北特委的要求下，纷纷秘密发

动群众开展了抗租、抗税和扒粮斗

争。四树瓦庙、大松棵等村庄的贫

苦农民，由赵广发、陈继根、陶有桂

等人秘密串联起来，在游击队和当

地赤卫队的武装保护下开展扒粮斗

争。为了防止被地主匪霸和国名党

的打击报复，大家严格按照扒粮纪

律要求，采取东乡扒粮西乡打枪，南

乡扒粮北乡撒粮等办法迷惑敌人，

参与扒粮斗争，周边村庄熟悉的群

众也都积极响应。那一时期，在皖

西北等地区先后发动的大小数十次

扒粮斗争，既解决了当地农民的饥

荒，又扩大了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

响。也正是那个时候，赵广发等人

在与共产党员马家芝、赵学敏等人

的接触中，接受到共产主义的宣

传，明白了“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

反抗”的道理，开始走上了不畏生

死也要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作斗

争的光荣历程。那一段时间，许

多贫苦农民主动给游击师传送情

报，救护伤员，甚至报名参加游击

师。 （待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地下烽火
——地下交通员、共产党员赵广发的革命故事

·赵成·

在有着“太湖明珠”之誉的江苏无锡，在无锡

老城区最繁华的商业闹市中心，有一处堪称国内

最“破烂”的名人故居，这就是一代杰出的民族音

乐大师阿炳故居。

仲冬时节，寒风萧萧。我来无锡，心里最让我

放不下的，就是那个叫阿炳的人。出高铁站后，哪

儿也顾不上去，第一站就直奔阿炳故居而来，亲眼

看一看诞生《二泉映月》的地方。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阿炳的名字，就聆听过那

首著名的《二泉映月》二胡曲。虽然那时对音乐的

理解极其肤浅，但每每听来，那种让人灵魂出窍的

艺术感染力，令我如痴如醉，长时间沉浸在那天籁

般的优美旋律中。

阿炳故居，位于无锡旧城区雷尊殿道馆最东

边的“一和山房”。这间仅二十来平方米简陋的小

平房，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状。斑驳的墙面、破旧

的蚊帐、掉漆的柜子、布满灰尘的旧竹箱⋯⋯这一

切，真实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让参观者真切

感受到生于此、逝于此的阿炳生前的窘迫和无

奈。而倚于墙角的那把老二胡和一只旧琵琶，又

让这个家徒四壁的破烂寒舍显出与众不同。原雷

尊殿道馆，也已改造成阿炳纪念馆。馆内以详实

的文物资料、艺术化的表现手法，真实再现了阿炳

极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展示了阿炳辉煌的艺术成

就。阿炳故居，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我看见，不少游客面带敬意，从这扇很不起眼

的门洞里进进出出。

阿炳，原名华彦钧，一个音乐艺术的旷世奇

才。他四岁丧母，由同族一位婶母抚养，后随父在

雷尊殿当小道士。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阿炳

从小就刻苦练习器乐，涉足道家音乐，表现出罕见

的音乐天赋，十五六岁时已成为当地一名出色的

乐师。不久，父亲去世，孤苦无助，他也曾一度放

纵自我，甚至染上恶习。人到中年，因患眼疾而双

目失明，人称“瞎子阿炳”。受生活所逼，阿炳被迫

流浪街头，靠说书卖艺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历尽人

间水火。特别是他的晚年，穷愁潦倒，贫病交加。

就在如此不堪的境遇下，音乐成了他最大的精神

慰藉，手中的琴弦，始终不离不弃。阿炳短暂而坎

坷的一生，饱尝世事艰辛。

虽然沦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但阿炳面对生

存之痛，并没有失掉对音乐艺术的孜孜追求，也没

有忘记自己仍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在那个风

雨如晦的特殊年代，虽然再也无法用一双眼睛去

看清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但他内心的眼睛愈发

明亮，时刻用那颗敏感的心灵参悟世事。他心地

善良，秉性耿直，用自己独创的“说新闻”的艺术形

式，抨击邪恶，伸张正义。他每天坚持耳听心记，

采集新闻，打好腹稿，编成唱词，第二天就走上街

头为路人表演。

阿炳不畏权势，嫉恶如仇，嬉笑怒骂，敢说敢

唱。他的“说新闻”，用借古说今的故事和如泣如

诉的琴声，揭露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为贫苦的劳

动大众打抱不平。日寇入侵，家国遭难，他更是忧

心如焚，奔走呼号。他编唱《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

抗击敌寇》的新闻，用那把家传的红木胡琴演奏

《义勇军进行曲》，唤起民众爱国抗战的热情。

当年的这座江南小城，寒来暑往，风里雨里，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面容枯槁、衣衫褴褛、带着

墨镜和破毡帽的中年人，踟蹰在惠山泉边和无锡

的大街小巷。那枯瘦、佝偻的身影，看上去让人辛

酸。他倾注全部心血和生命激情创作的《二泉映

月》，成为他卖艺乞讨时经常拉的一支曲调。备尝

人间艰辛的阿炳，借凄美而悲怆的琴声，述说人生

的痛苦遭际，抒发内心的孤寂、酸楚和悲愤，也表

达自己对光明的渴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琴声

时而低回婉转，时而高昂激越，将诸多情感交织在

一起。二胡那悠长的旋律，如发自他胸腔的声声

叹息，深深打动路过的每一位听众。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阿炳的音乐才华才真正

被世人发现、推崇，这位备尝悲苦心酸的民间盲艺

人才真正获得新生。一时间，阿炳的名字和他的

琴声，像长了翅膀，飞出无锡，风靡全国，传遍世

界。其二胡曲代表作《二泉映月》，更有着一种无

法抗拒的艺术魅力，成为人类音乐宝库中不朽经

典，有人称它是东方版的“命运交响曲”，有人把它

比作音乐的“天问”。

生活的艰辛磨难，过早地夺去阿炳的健康。

因抢救发掘太晚，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由中央

音乐学院赶来的两位教授录下他的《二泉映月》

《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龙

船》《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尤其《二泉映月》这

样顶级的传世名曲，已成为中国民族音乐殿堂中

的瑰宝，展示出二胡艺术的独特魅力，张扬了鲜明

突出的民族个性。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当年，享誉世界的日本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到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访问，聆听二胡独奏《二泉映

月》。听着听着，小泽掩面而泣，从坐着的椅子上

慢慢跪下去，并以东方人特有的虔诚喃喃说：“这

样的音乐应当跪着听。坐着或站着听，都是极不

恭敬的！”

谁能想象，阿炳创作出如此震撼心灵、跨越时

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旷世之作，竟来自这间昏暗

简陋、毫不起眼的小屋。阿炳的伟大之处，正是因

为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大悲大苦中，与世俗搏击，同

命运抗争，创作出让大师跪听的《二泉映月》，成就

了自己人生的奇迹。

参观过程中，《二泉映月》凄婉哀怨的曲调，一

直萦绕我的耳畔，令人无限叹惋！

站在故居门前，面对这尊经过艺术夸张的阿

炳雕像前，我一时浮想联翩。

徜徉在阿炳故居
·刘宏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六

一”儿童节，学校就会放假。放假不是

举行庆祝活动，而是把我们组织起来

参加复收。

复收就是捡拾农民收割后遗留在

地里的麦子。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

我背的是姐姐的草筐，有些大，筐系也

长。走起路来，筐总是打我的腿弯子，

咯噔咯噔的。空筐的时候还感觉不到

疼，可等到复收回来，满筐小山似的麦

子背在身上就不一样了。稍不留神，

我就会被重筐打得踉踉跄跄的。别的

同学都可以直着腰背筐，一边走，一边

说笑，而我却只能尽量弯着腰，勾着

头，以便尽量了把筐背到大腿以上，砸

不到腿弯子。十几里回校的路，对我

来说，是那样的漫长。筐越背越重，筐

系往肉里勒，背上的汗蚯蚓一条条往

下爬，爬到裤腰处，又分裂成几条细蚯

蚓，慢慢钻进裤子里。而抬眼一看，学

校依然是那样遥远，小小的，一团模糊

不清的黑影。

复收很辛苦，除了要走远路之外，

中午还要自己带饭在野外吃。三十几

个毛头孩子，蹲在白杨树荫下，纷纷拿

出了自带的午饭。有的是黄灿灿的玉

米饼，有的是玉米白面包皮饼，很少有

白面馒头。没有像样的菜，只有咸菜

条，或者咸萝卜干儿。大家说着笑着，

互相交换着各自的干粮，吃得津津有

味。

吃过午饭，我们由老师带着到小

河边喝水。先找一平坦的河沿，稳稳

蹲下来，用手轻轻分开青黄的水藻，捧

上一大捧清水，“呼噜呼噜”喝了下

去。水清凉，带有一缕水草的甜腥味

儿。喝足了，再捧上一捧，直接泼到脸

上，上下抹了抹，算是洗脸。有眼尖的

同学，随手从翻过的水藻上捉到了一

只米虾，剥去壳儿，露出亮晶晶的虾

肉，“吧叽”撂进嘴里，肉筋筋的，又腥

又甜。再次回到树荫下，我们头枕着

拾来的麦子，不一会儿，便呼呼大睡起

来。留下老师不睡觉。他说，他要为

我们站岗。

复收结束了，老师把麦子卖了，所

得的钱根据平时每个同学拾得粮食的

斤数，按比例分发下来。复收粮食斤

数前三名的还会被在全校大会上表扬

发奖。从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每次

复收成绩我都在前三名。分来的钱，

纸币我全交给了妈妈，硬币我留下十

几枚零花。

卖货郎的老头来到校园，我会买

一颗蜜枣犒赏一下自己。那枣绛红

色，无核，肉质水晶般的透、甜得浓郁，

吃过半天，舌头一舔嘴唇，依然很甜。

得来的奖品呢，本子我分给了弟弟和

两个妹妹。新农村钢笔我自己留着，

骄傲地别挂在胸前的口袋上。直到现

在，我依然把它保留在玻璃柜里。有

时抬头一看见它，眼前立刻就是一片

金黄的麦茬地，我也就情不自禁地想

起了当年复收的日子。

想起“六一”拾麦子
·李星涛·

从事教育19年，无论毕业的学生，还是
在读的学生对我评价一直很好。我只是一

位普普通通的老师，不存在改变谁，每一位

学生的一生都自有其天然的强大内力，我

能做的仅仅是提供一些帮助，一些鼓励，而

最牢记心间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重

生的自己。我要善待他，像善待另一个自

己；我要栽培他，像栽培另一个自己。

丛是一位需要特别关照的孩子，因为

他脾气怪异，有明显的不合群和自卑倾

向。我留心地观察了他一段时间，断定他

背后必然有原因。

在一个晚上，我按照丛留下的地址走

进了他的家庭，丛寄养在大伯家。丛的大

婶接待了我。他大婶告诉我他一些情况：

在小学二年级时母亲过世，父亲一直在外

打零工，与年迈的爹爹奶奶生活，由于瘦

小，被同学欺负与挖苦，自己又不说，所有

的委屈憋在心里，直到跳到塘里，快淹死被

路人救起时，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我们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放在我这儿，我

们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我不能表达什么，我的心被这样坎坷

的命运揉搓得很软很软，这样的开端，只有

水一样的温柔才能与之对应。

丛是一位内心很敏感的人，很在意别

人有意无意的话语。因为有过心灵创伤，

别人不经意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如微风吹

过，不留丝毫痕迹，但在丛的心里会掀起滔

天巨浪。我利用班主任身份，在他座位周

边安排了几位善良少话的同学，丛与这些

同学相处得很好，但偶尔还会有点小矛盾

冲突，矛盾的发生大都源于大家在谈话间，

不经意的某一句话刺痛了丛，丛的手会抖

个不停，眼睛睁到很大，说话急促且沙哑，

无法控制与排解自己的情绪。同学们将我

喊来，我握着丛的肩，能感受到他身体的颤

抖，我双方都委婉地劝解了一番，矛盾很快

化解，丛心情又变得很好，丛也知道我在关

心他，主动与我说说话了。

课余时间，我会将丛叫到办公室或教室

外，用身边的事例去开解他，要他学着让自

己走进班集体，乐观地看问题，当遇到自己

情绪难以自控时，可以外出到走廊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来舒缓自己压抑的心情，并且告诉

他最近哪些事做得好，哪些事做得不好，好

的要保持下去，不好的方面，我们要主动去

改，做一位受老师、同学欢迎的人。丛听了

我的一番话，默默地点着头。

但是丛还是很自卑的，因为他的成绩不

是很理想，我要以另外的方式让丛重拾信

心。班级打扫卫生，凳子要放起来，第二天，

同学们自放凳子。我在一天早上说，若有同

学来早的话，将别人凳子放好，迟来的同学

会感谢你的。私下，我告诉丛，让丛将他周

边几位同学凳子放好。丛听了，再次点着

头。第二天，班级里的凳子都放好了，我问

是谁放的，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是丛！丛

低下了头，但脸上挂满了笑容，我好好夸奖

了丛一番！后来，丛每天早上都较早到班，

放好班上同学凳子，后来，丛关心起班级事

务了，班级门锁松了，会用工具扭紧，丛一天

一天变得乐观，自信与大度，我很欣慰。

“没有优点的人变得有优点了”，班上

的孩子这样说丛。也许有一天，说这些话

的孩子会明白，人的信心和优点都是可以

培植的，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对待他，你如何

帮助他。

每一个孤僻的孩子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
·汪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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